
兩人四隻手的，雙胞胎彎著手指數著他們與青年相遇的天數。日子。其實青年是有教他們簡單

的算術和字的，實際上他們也並非完全看不懂。只是很單純的，他們喜歡這種慢慢數的感覺。 
 
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他們學會了自己在青年起床之前爬起來，準備好兩杯牛奶和一杯拿

鐵，如果冰箱裡有足夠的吐司的話會再幫彼此烤好一片吐司，然後幫青年烤兩片，順帶幫青年

的土司抹上滿滿的巧克力醬。 
 
通常等他們做完這些事情之後，青年的手機就會發出聲響把人吵起來，而兩個孩子總是有辦

法在鬧鐘響起之前鑽回被窩之中裝作什麼都沒發生的樣子，等青年醒來。 
 
— 
 
青年有時會做奇妙的夢，在夢裡他能依稀聞到咖啡和烤麵包的淡淡香氣，聽見飲料倒進杯子

咕嚕嚕地和清脆的烤箱聲，就像過去的每個早晨那樣，但他沒有抬起雙手，甚至起身離開榻榻

米上的床鋪，這個房間裡卻似乎還有誰在幫自己完成早餐。 
 
手機鬧鈴取代從窗簾縫隙透出的晨光闖入夢境，朦朧的視覺被光逐漸籠罩，直到青年睜開雙

眼，簡陋的公寓房間裡沒有其他人，他的棉被裡依然左右窩著兩個孩子，更不可思議的是他當

朝流理台望去，三人份的早餐總是熱騰騰地，像是剛準備好要被端上桌的樣子。 
 
摸不著頭緒的青年不知道該覺得詭異還是感謝，為了準備早餐而預留的時間也沒被他用來賴

床，倒是在完成梳洗收衣之後，將電視轉至料理節目，一邊嚼著巧克力吐司一邊整理起筆記。 
 
「就算是夢遊好了⋯⋯這個兩面塗滿巧克力醬的吐司也太奢侈了，簡直好吃到會讓人有罪惡感

的程度，但是比起市售的巧克力麵包，買材料自己做還是很划算⋯⋯這就是自炊的力量嗎？」獨

居的青年不禁發出主婦般的感嘆。 
 
＿ 
 
在青年開始吃早餐之後，兩個孩子也終於慢吞吞的坐到了青年的旁邊，完成已經看習慣了的

雙胞胎三明治。對於早餐小精靈的工作，雙胞胎並沒有像之前那樣明顯地想要青年誇獎，反而

是在看到青年好像吃得很開心的時候開心地晃了幾下，接著一起認真的看電視上面的料理節

目。雖然不懂內容，但還是努力地記下裡面的人的動作和出現的食材，打算等哪天再偷偷來試

試看。 
 
山波在這時看了眼正在吃東西的青年，接著手腳並用的爬到旁邊抽起一張衛生紙，越過青年

把衛生紙遞給了山梨。雖然沒有任何語言交流，但是山梨在接下衛生紙的時候立刻就理解了

山波的意思，伸長手拿衛生紙擦了擦青年沾到嘴角上的巧克力，再把揉成一團的衛生紙交給

另一端的雙胞胎兄弟丟掉。 
 
這幾天以來，雙胞胎表現出了意外能幹的一面。只是看過幾次之後就會主動幫忙青年打掃家

裡或是做家事。看到垃圾的時候會撿起來丟掉、看到家裡面有髒污的時候會自己去找抹布或

衛生紙擦掉、在青年把衣服收進來之後也會幫忙把衣服疊好，當然在晚上要睡覺的時候會先

幫青年把被子鋪好。 
 
而這些舉動也只有在他們第一次做了之後會主動去找青年求稱讚，第二次開始就把當作是他

們份內的任務了。就某方面而言，他們確實是來到這個家裡的家事小精靈。 
 



— 
 
嘴角被山梨冷不防地抹了一下，還一臉疑惑的青年回頭看見山波朝垃圾桶丟去紙團，才慢一

拍地會意過來：「唔、謝謝。不過這種程度的事，下次直接提醒我就好了嘛⋯⋯」說著又用拇指不

好意思地抹了抹已然乾淨的嘴角。保持整潔似乎是山波和山梨的習性，除了剛開始的一兩次

教導，幾乎在青年開口之前，雙胞胎就會自動自發地完成，正如他的老母親說的，他們乖巧懂

事，像是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默默地找到在家中的職責，不知不覺間，青年變得像是被照顧的

那方。 
 
「雖然不知道是誰做的，我吃飽了。」放下馬克杯的青年雙手合掌，感激地說。隨即回頭攔住正

準備收拾餐具的孩子們：「山波、山梨，今天有很重要的事——對了，有很重要的事要拜託你

們。」青年還在思索怎麼向孩子們說明，突然靈機一動地，起身從公事包裡抽出一個紙袋。 
 
「今天要請你們好好看家一天，還有這些習作本，看得懂的話就試著寫寫看吧。」他將包裝紙袋

拆開，裡面是中低年級的國小習作和教科書，書背的標誌在青年所處的辦公室隨處可見。 
 
＿ 
 
兩個孩子默默地眨了眨眼，然後稍微歪過頭盯著青年看。青年曾經教過他們紙和筆的用法，所

以在他們的理解範圍之內，那個習作和教科書要用來做什麼還多多少少了解，只是剛剛青年

所說的「看家」對他們而言就是極為陌生的詞了。 
 
兩人一同伸手拉了拉青年的衣角，他們知道通常只要那麼做，青年就會給予他們答案，即使青

年搞錯他們問題的頻率還是有點高。 
 
— 
 
「嗯——不知道怎麼寫的話，看電視也可以啦⋯⋯不過那不是重點。」畢竟如果只是看書寫字的

話，在辦公室也能騰出一點桌面空間給孩子們使用，他相信兩個孩子除了偶爾鬧點脾氣，應該

不會惹出什麼妨礙公司業務的事，青年也並非排斥這兩隻跟屁蟲，但他左思右想也想不到好

理由說服孩子們，只好老實說出實情：「⋯⋯今天在公司有很重要的會議，上司交代不能像之前

那樣帶你們去公司，所以只能暫時讓你們待在家裡。」 
 
「不、不過山波和山梨已經會做很多事了，只有一天而已，應該、應該也沒問題吧？」即使青年

試圖露出令人安心的笑，內心也不斷以兒時看家的記憶說服自己，但說出口的話還是忍不住

緊張。儘管不去回想還留存在手機裡的恐嚇簡訊，將孩子留在公寓裡要是發生什麼意外，孩子

和房子至少其中一方會遭殃。 
 
為了避免可能的災害，青年接著拿出昨天從超市買好的蛋包飯餐盒，仔細地向雙胞胎介紹小

鐵箱上的開始按鈕，以及使用這項文明廚具的步驟，比起提著沈重的熱水壺去沖泡麵，兼具烤

箱功能的微波爐應該安全多了。 
 
「如果有人按門鈴，發現是陌生人的話就要把門關上，不可以讓對方進來。」青年走向門口叮嚀

著，也將雙腳套進鞋子裡。「這樣，應該就能好好看家了⋯⋯拜託你們囉？」 
＿ 
 



雙子看著青年，眨了眨眼。青年教他們學會了那些機器的用法，對他們而言能夠幫上青年更多

的忙是值得開心的，但是青年在那之後沒有帶他們去玄關穿鞋，而是自己一個人穿好鞋站到

門口，這讓兩個孩子的內心警鈴大作。 
 
顧不得身上還是睡衣，山波和山梨一前一後的立刻跑到門口穿上鞋子，分別拉住了青年的兩

隻手。他們知道當青年穿上鞋子站到門口就代表對方要出門，而他們也一點想要讓青年遠離

他們超過兩公尺的打算都沒有。 
 
當然，對兩個孩子而言，這也許是對方第一次沒有想要帶他們一起走的樣子。面對這種從來沒

有經歷過的事情，雙胞胎當然是急了，急到在抓住青年的手時，山波的嘴巴整個抿了起來，另

外一邊的山梨甚至眼框已經開始有點紅了。 
 
儘管對方只是要出門工作，一旦到了晚上就又會回到家裡來。但是對相遇了之後就沒有跟對

方分開太久的雙胞胎來說，他們實在是不知道有沒有人可以保證等到了下班時間，他們還可

以像往常一樣跟青年一起共進晚餐，晚上可以把對方當做抱枕抱著睡覺。 
 
那對他們而言是一種陌生且帶著恐懼的體驗。 
 
— 
 
「所以說不行、唔⋯⋯不要這樣黏我嘛。」青年低頭看向一人一手拉著自己的孩子，兩道濃眉幾乎

要揪成一塊，明明離出門上班只差一步，山梨和山波委屈的表情卻宛如控訴著不安，強烈的罪

惡感攀上心頭，但他沒有心軟和反悔的餘地，即使對青年的依賴感不曾變過，與他以橙色雙眼

對視的孩子們也早已不是當初陌生的模樣。 
 
「真是的，再這樣下去鐵定會被留下來加班訓話的。」內心的指針催促著青年，他雙手猛然抽開

，知道孩子們的小手自然是握不住，更是急忙閃身到門外，以防被孩子們再度環抱上來。「我

到傍晚就會回來，所以等我半天就好——我絕對會準時回家的！」早些日子前，這個公寓套房

只是青年在通勤時間和租金的取捨之下，勉強找到的容身之處，一切簡樸單調也隨著兩個孩

子的存在添了些生活感，甚至讓青年將家的稱呼脫口而出。 
 
＿ 
 
原本緊握著的手被抽開，山梨到這時候或許是真的忍不住了，抖大的淚珠一顆顆的掉下來。察

覺到自己的兄弟哭了出來，原本也快要哭出來的山波立刻上前緊緊握住山梨的手。他晃了晃

手，要自己的雙胞胎兄弟不要再哭了，還有他在。 
 
兩雙橙色的眼望著彼此沒幾秒後就立刻望向門後的青年。 
 
「路上小心。」 
 
小小聲的，兩道聽起來還帶著濃濃鼻音，也有點口齒不清的童音從雙胞胎的方向傳出。他們沒

有跟人說過這句話的記憶，不如說沒有說話的記憶。總是跟青年一同進出的他們也沒有機會

說這樣的話，頂多就是在跟青年離開對方鄉下老家時，聽過青年的父母對要離開的青年這麼

說過。 
 
這或許是他們相信青年會回來的一種證明方式。 
 



— 
 
握緊門把的手忍著不去幫孩子擦乾淚水，要說再見之前，青年第一次從雙胞胎的口中聽見軟

軟的嗓音，他的訝異寫在臉上，嘴角慢了幾拍才緩緩彎起笑容。青年總是不斷對沈默的孩子們

說話，試探著孩子們的理解程度，卻未曾想過會在哪時聽見回應。 
 
「嗯，我出門了！」他充滿朝氣的回應著孩子，隱約像是某種保證，隨後關上家門。 
 
心情像剛搭完雲霄飛車的青年還貼在門板上，確認屋內的孩子們沒有追出來的打算，才彷彿

將剩餘的煩憂隨著嘆息而出，即使還有所牽掛，他也只能試著相信孩子們能夠照顧彼此，雙手

朝臉上一拍，頭也不回地趕往通勤的車站。 
 
＿ 
 


